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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莞屏尽管身体孱弱，还是
动手做事。他为五位“通嘴子”教

习洋语，其余时间打开那叠“姜姓
谱系图表”。这份繁复晦涩的图表
留下了自己许多笔迹。他未曾忘
记著者的嘱托：将它译为洋语。他
几次尝试，最终发现是一件难以
完成的事情。一仰脸看到了架上
的一个纸包，那是他从垃圾桶中
捡回的一对小海雀。

空气燥热，像有一场暴雨悬
在高处，迟迟不愿落下。敌人总攻
的日子悄悄逼近，就像这场暴雨。
大城池的湿闷到了极点，人人缄
默，脸色阴沉。憨儿说为了动员兵
伍，大城池的一些卫士也要去东
部，时下正在演训。“我也想到前
线去。”憨儿这样说，又看看舒莞

屏：“最大的事儿是护卫大人。”
“非也。必要时，我们都会去沙场
的。”他说。憨儿“嗯嗯”应声，摩拳
擦掌，从兜里取出飞镖掂了几下，
又放回去。

那份图谱译得缓慢。令人焦
虑的时局让人难以伏案。冷霖渡

窗上一直没有亮起烛光。舒莞屏
至午夜才会休息，但仍然没有养
成凌晨不眠的习惯。真正昏晨颠
倒的人，在整个沙堡岛上只有冷
霖渡了。小棉玉告诉：冷大人的作
息方式是官府幕宾时代养成的，
因为大人遭过暗算，从此即和衣
而卧，时时警醒，最后索性以昼为

夜了。“大白天耳目众多，夜间才

要大睁双眼。”说起往昔，她泪水
潸潸，不知为了冷伯还是自己。

自“五微子”事件之后，舒莞
屏没有去过沙岗，也很少见到提
调。关于她的消息都从五位后生
嘴里听到：随大公出行一次，又率
人去了河东。东行对她是重要的，
她是以巡督身份前往大营的。在

孤单的日子里，舒莞屏觉得自己
就像一个多余人。见不到大公和
冷大人，也听不到小棉玉的声音。

所有人都在为那场必要来临的大
战做最后准备。除了河东，其他方
向也非全部松弛，几天前憨儿传来

一个讯息：捕蜇场沿河驻守的兵营
与一股海盗交火，虽无大的争战，
也伤亡几十人之多。“‘夜叉’，就
是那个猎场女头领，这次也算立
了小功，领人抄了海盗的后路。”

就在憨儿讲述猎营争战的第
二天，府前空地上传来车马的声
音。他们被喧声吸引，走出门去。

那里有两辆车和几匹马，四五个身
穿甲胄的卫士。车上下来几个人。
“啊，国师和提调！”憨儿低声喊
着。他们犹豫是否上前，只见几个
人簇拥着中间二人，正高兴地交谈
什么。

小棉玉从冷大人那儿出来，
直接来到舒莞屏这边。她一进门

就让人感到了一股喜气。果然，她
满脸欢欣讲了一个喜讯：河东那支
新军突然发生兵变，大约有两个营
的士兵深夜起事，冲出防地直接向
南，与一支山勇合成一体。“这样
一来，新军和青州旗营主力就顾不
得进军河西了。这么快就瓦解了，

真是谁都想不到啊！”小棉玉因为
兴奋，脸上的一层绒毛闪烁着，呈
微微的酒红色。

舒莞屏大为欣慰。他想新军
哗变必有缘故，正想细问，小棉玉
说出了原委：“原来新军中潜下了
革命党人，那人在船上，不，在关

东就开始游说了。新军是连、排、

营编制，其中两个营长叛了。你
看，革命党人不费一弹，竟歪打正
着，解除了我们的重兵压境！”“真

是好极了。提调，我们真该好好感
谢那位革命党人啊！他是那位北
方特使吗？”小棉玉摇头：“是他下
边的人。革命党人个个都是厉害
角色，都有一张铁嘴！”舒莞屏心
绪激越，在屋中连连走动，叹道：
“真是了不起的人，了不起！”“不
过人家革命党人却不是为了我们

呀。”“为了什么？”“为建起自己的
队伍。在此之前，他们除了一张
嘴，在北方并无一兵一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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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豪雨下了一天一夜。水
汊涨满，渠水奔涌，向着河流和大
海的方向。大片蓼花被淹没了。舒
莞屏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大水，阵阵
惊异。水生植物和鸟类一起疯迷：
仿佛茂长于一夜之间，鸟儿嘎嘎大
叫扑扑棱棱，从密不透风的蒲苇和

柽柳中、从大树披挂的苔衣后面呼
号腾空。水鸟多到令人震惊。憨儿
看着高空：“大水把它们的孩子和
家淹了。”四蹄动物钻出来，仰天
叫唤，钻到枝叶下边追逐撕咬。从
未见过的海豹一般大、长了棕色眉
毛和胡须的长臂兽爬出水面，把芜
乱的头发往上拂几下，挑衅地看着

四周，缓缓走向一棵倒木，唰唰爬
上去，发出比竹笛和唢呐还要尖亮

的叫声。野猫飞蹿，跃上半空，在
落地之前狠力抓住一只小鸟。远近
水声召唤出各种动物。大鹰在高处

俯视，有时悬定。在突然安静的一
霎，两只、五六只或一整群海中巨
兽逆流而上，睁大一双双溜圆的眼
睛，奓开威风的长须，滚动憨浑的
躯体，两只鳍把飘荡的枯枝败叶甩
开。巨兽不知是海猪还是海狮海
牛，或是别的什么，就像传说中的
妖怪一早出门赶集似的，大摇大摆

往前，把呛鼻的膻腥播散得到处都
是。它们仰游，故意将大得令人发
怵的私处袒露出来，让人想起开春
时震响在水汊河渠的嚯吼声。大兽
鼻孔张开，将浊水和屑末一块儿吸
进去，又闷雷一样喷出来。它们拍
击和吐出的水雾在阳光里闪出扇
形彩虹，令人震悚和惊叹。那些平

时只想用弓弩射杀野物取乐的兵
士，一时看傻了眼，谁都不敢轻举
妄动。长官顺势传令，要好生与海
上蛟龙大蟒或水狮猛豹相处，不得
打扰它们的欢喜。它们在沙堡岛上
怀了身孕，繁衍出一群群小崽儿，
在巨涌翻腾中长成牛头马面河狸

子相。武士男儿从这势不可挡的
嚎叫中，感受罕有其匹的豪气和威
猛，焕发血性奋勇杀敌，把矛戈打
磨得锋利。他们将酒喝足，将喜欢
的人儿生搂硬抱，将无限烦恼忘个
干净，什么欠账和赊下的粮秣银
两、世上恩怨，一股脑儿抛开。

（未完待续）

县委大院离政府不远。温如风年前被人抬来
时，就放在那里。这家伙懂得县上县委书记官最大，
当时就雇人端直把他抬到县委门口横着了。他顺着
政府院墙，朝县委门口走。那里也吊了四只大红灯，
两扇铁门同样严丝合缝地紧闭着，连朝进瞄一眼的
缝隙都没有。他想总是来了，得探听点虚实，就敲了
敲铁门上的一个小窗孔。窗孔倒是拉开了一点，里
面歪着半个很胖的脑袋极不耐烦地说：“敲啥敲啥

敲啥？”他又介绍说自己是北斗镇的干部，没等说
完，那人就躁了：“领导都不过年了？寻情钻眼也不
看个时辰！”说完哗地把铁窗滑上了。他把四周打量
了打量，仍是只有几条游狗在打着转圈地相互纠
缠，大概是吃饱了，都唧唧哼哼的，很是缠绵。

他总算感到了一阵轻松，从种种迹象看，温如
风还没到县委和政府来过。不过他立即想起年假是
放到正月初七的。人会不会在初八突然出现呢？他

很快住了下来，准备明天一早去拦人。他浑身冻得
有点像筛糠，房里也没暖气，就打了一盆滚烫的水，
烫起脚来。刚把冻得跟生铁板一样的脚端在热气上
蒸着，南归雁就给他发来了信息：

北斗：辛苦了！今晚务必要找到温。明天是新

春后第一天上班，不能让他再到县委胡闹。镇上已

臭名在外，千万不敢再雪上加霜。归雁

这样的短信今天南归雁都给他发好几条了。
县城虽小，可大小旅馆不少，这阵儿到哪里

找去？但南归雁的指示，还是让他坐卧不安。泡完
脚，他又到离县委比较近的地方，查看了几家私
人小旅馆。人家见他不住店，又不是派出所的，就
几句话把他打发走了。也只有明天一早到门口堵

人一条路了。
心里搁着事，一夜都没睡好。五点多他就爬起

来，随便抹一把脸，端直去县委与政府接壤的地方
候人去了。雪是停了，可风跟刀一样乱削，尤其是在
丁字路口的风道上，把他冻得穿一件三十五块钱的
假黄军大衣也不顶事。他用围巾包着脸，上下牙直
磕磕，清鼻长流。从凌晨五点等到八点多，上班的倒
是陆续来了不少。由于需盯着两个大门，他就不得

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双脚冻得直在原地小跑，过
路人看着像是遇见了疯子。直到十点多，县委院子
拥出一帮人来，中间走的正是王中石书记。这时候，
他最怕老温突然从某个角落猛扑上来，扑通跪下，
状纸朝头上一顶，像唱戏。告状人自古至今都沿用
的这个套路。他恨不得把眼睛撕裂了，四处乱盯乱
看着，直看到王书记带人走进政府大院，说是给各

部门拜年去。只听院子里一片欢腾。但温如风始
终没有出现。他总算松了一口气，却也没有掉以
轻心，直到一小时后，王书记拜年结束，一大群人
又从政府大院倍感振奋地送出来。王书记还专门
到十字路口慰问了站岗的警察，又去医院看望了
医护人员，然后才回县委大院。他一直跟着，就怕
温如风突然闪出来。终于什么也没发生，他才在
附近一家餐馆歇下来，要了几个水煎包子，边吃

边继续观察动静。
中午机关休息时，他给南书记打电话报了平

安。说王中石书记都在大街上出现了，要告，那是
再好不过的机会，可温如风没有出现。只听南归
雁在电话里说：“越是这样越要提高警惕，不定就
会生出啥大事来，必须盯紧。你就在那一带游动
着，我再派一个人来协助你。”他还问了他老母亲
的病情，南归雁沉重地说：“人已不在了！”他说了

几句节哀的话，然后就按照要求，在附近一家小
旅馆开了房。那房的窗户，刚好能看到两个大门
口的动静。第二天，南书记又把招商专干调来，两
人轮班在那儿守着。

真是见鬼了，他们守了三天三夜，都没见老温
闪面。

他还专门去医院找了一趟陈院长。

陈院长给他提供的消息更让他惶恐不安，温如
风初七晚上来找过他。主要是想让医院开证明，说
把他脑壳打坏了，里面老嗡嗡响，走路两边歪，身子
不平衡，落下残疾了。陈院长还开玩笑说，大雪天，
没有人走路不两边歪的。问他下体情况，他说勉强
能尿。陈院长说：“性生活也正常了吧？”温如风咧
嘴一笑说：“把人打成这样，还有那心思。”陈院长
又说：“该过的性生活还得过，那也是恢复身体机能

的一种方式。”温就笑了，缠他半天，非要开脑残证

明不可。陈院长说：“那需要进行很复杂的医学鉴
定，不能随便开，开出去就成了法律依据，要关人
的。”温说：“我就是想把害我的人关起来！”陈院长
告诉他：“我们给你提供的那套病历，已经非常清楚
了，只要找到凶手，伤害罪绝对逃不脱。”可温如风
偏要开个更狠的证明，说告起来攒劲些。陈院长始
终没松口，说你脑壳里边问题不大，别瞎折腾。还问
他，年都没过完，到哪儿告去？温如风在大风地里撂

了一句：“穷人家哪有个年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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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孩子听话地把嘴咧大，露
出上下一共四颗小牙。
“他叫什么？”初医生老婆眼

神聚了一下光，板着脸问。
“平原。他爸爸姓周。”
有五六秒钟，大和堂里寂静

无声，那个叫周平原的小男孩转
动脑袋把四个大人逐个看过去，
撇撇嘴要哭。这里的气氛和阳光
底下一点都不一样。
“哎呀，是袖袖，快进来。”初

医生走过来说，向平原伸出手，
“这孩子真可爱，虎头虎脑的，来，
爷爷抱抱？”

小平原一扭身抱住妈妈的脖
子。
“叔叔，不好意思，”舒袖说，

“平原很少出门，认生。”
“对，认生，”初医生说，他可

能也没想过会遇到这种场面，“孩
子都敏感。我身上药味也重。平

阳，你招呼袖袖上楼说话啊。”
初平阳嗓子发干，出口的声

音都涩：“你该提前告诉我。”
舒袖说：“平原，谢谢爷爷。”
初医生老婆脸还吊着，阿尔

巴尼亚抓着她的拖鞋尖，被她一脚
拨拉到一边。
“阿尔巴尼亚。”舒袖说，转向

初医生老婆，“阿姨，我带着孩
子。”跟着初平阳上了楼。她知道
初平阳他妈在想什么，散了，跟了
别人，还生了孩子，还过来。所以
她要跟初平阳他妈强调，她带了

孩子。我带了孩子来，做不了什么
的。

脚步声在上升，然后停止，消
失。初医生坐在他的太师椅上摇
着头。“多疼人的小东西，”他说，
摸着滚烫的紫砂壶，“要是咱们的
孙子就好了。”

“好什么好！”他老婆又哼一
声，“要是你孙子，叫平原，跟你儿
子一个辈分儿！”

阳光从阳台的窗户里照进
来，初平阳终于看见在远处，花街
的上空，在倾斜的教堂旁边，脚手
架上走着很多人。昨天晚上只顾
走路，竟然没注意花街上有了大动

静；翠宝宝纪念馆，听着像个神
话，而翠宝宝只是个传说。
“吃过了？”
“你就不能问点别的？”舒袖

坐在长沙发上，儿子抓着她的左手
大拇指，两只眼睛滴溜溜地看初平
阳，然后扭头看见了墙上放大的照

片，初平阳在姐姐的婚礼上咧着大
嘴笑。小家伙想，照片上那人的嘴

比面前这个人的嘴大很多。
“我也不知道该问什么。”
“想问什么问什么。昨晚吃的

是什么；开车过来路好不好走；每
天早上都几点起床；为什么把孩子
带来。”
“那你为什么把孩子带来？”
舒袖低着头，把头发理到耳

朵后面去。“没什么。我就是怕。”
“怕我？”
“怕自己。”

舒袖抬起头，眼圈已经红了。
“我看过你写的每一个专栏，还有
网上的那些文章，”她说，“你从来
没怪过我。”
“都过去了。”初平阳说，“要

怪也得怪我。都说一辈子漫长，其
实时间过得很快，昨晚还想到
2001 年在椰林星诺喝酒，一晃奥
运会结束都一年了。”
“椰林星诺也换了老板。”
沉默。
“看过一个专栏，”舒袖说，

“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她还在科罗拉多？没听你说过。”
“能说的都在文章里。”

小平原忽然在妈妈怀里噢了
一声，嘴巴和眼睛一样圆，看着初
平阳。“平原”是初平阳取的名字。
有一天舒袖问，要是咱们有了孩
子，你觉得叫啥名字好？初平阳
说，平原。要是女孩呢？也叫平原。
都是“平”字，人家还以为你们是
兄弟或兄妹呢。随他们怎么说去；

我的“平”是辈分儿的“平”，他们
的“平”是平原的“平”。好吧，你觉
得好就好，就叫“平原”。这是几年
前的事了？沉默。
“我自己的决定，我不怨天尤

人。”舒袖说，数着儿子胖乎乎的
手指头。孩子一岁了，她数了一

年，数一下在心里叫一声“平原”，
“我知道我缺少一些你认为的那

些好品质，比如坚持，再坚持一下
的坚持。那段时间我实在扛不过
去了，我不知道干什么好，心里空
落落的，我爸在电话里吼，我妈在
电话里哭。有几次我在未名湖边
走，恍恍惚惚地就想走到水里去。
我知道我也缺少我想要的那些好
的品质。”

“不是你一个人缺，所有人都
缺。”初平阳说，这几年不仅情感
上的事他想了不少，世间的人和

事他也尽力去琢磨；他把自己翻
来覆去地推敲了个底朝天。“我们
都缺少对某种看不见的、空虚的、
虚无之物的想象和坚持，所以我
们都停下了。我本可以再找你，但
我也停下了。每个人都有一堆借
口。”初平阳给舒袖倒了一杯水，
他很想抱抱那孩子，但小平原的

眼神十分警惕，对他来说，这个用
低沉的声音跟妈妈说话的叔叔很
可能是个坏人。“我们还缺少对现
有生活坚定的持守和深入；既不
能很好地务虚，也不能很好地务
实。”
“你还留着短发。”

“习惯了，”初平阳摸摸自己
的寸头，“耳朵遮住了我很不舒
服。”

孩子开始哼唧，不安地扭动
身体，两手在舒袖胸前抓。
“不好意思，儿子饿了，”舒袖

说，“我得喂一下。这个点儿通常
都有一顿。”

初平阳说好，你喂吧，我转过
身。他坐到写字台前，翻看电脑里
存的老照片。有半年时间没打开
过这个文件夹了。这里的照片大
部分是他们买了数码相机之后照
的，还有一部分是胶卷相机照的，
初平阳把照片扫描后存进来。他

们刚到北京后租住的第一个地方，
北大西门外蔚秀园里的一间平房；

舒袖在一家南京影视公司驻京办
事处工作的照片；后来他们搬到未
名湖北岸的一间小屋；在北大校园
里的照片，以及在北京各个地方游
玩和与朋友聚会的照片。那时候
很年轻。小平原在他身后哼哧哼
哧地吃着奶。

（未完待续）


